黃國彥 手機攝影創作個展
Huang Kuo-Yen Solo Exhibition by mobile phone
展覽日期 | 2010.1/30 (六) - 2/10 (三)
推薦序 / 黃子明（中國時報 攝影中心 主任）


相機在早期是一種奢侈的玩意兒，即便在上個世紀90年代數位相機逐漸普及之前，從事攝影活動仍有一定程度的煩瑣，包括器材的設計、操作、功能，親和性都遠不及現代的數位相機，甚至攜帶的便利性也無法比擬，記得我服務的報社1991年引進國內媒體第一套Kodak DCS專業數位相機，只有130萬畫素，但體積重量奇大無比，必須用一個比出國旅行皮箱還大的箱子攜行，力氣不夠的人甚至還抬不起來。

之所以談這段歷史，是為了對照今天國彥的手機創作。

當數位科技的發展，已經讓人手一機或多機的情況如此普及，從事影像創作的進入門檻已降到最低，加上影像處理軟體與網路、部落格的推波助瀾，人人都可輕易完成創作及展示，且可操之在我，不必再如以前受制於高額經費與沖印、展覽場地等技術性問題。

在某種程度上，手機與卡拉OK的角色一樣，可以滿足未受過專業訓練或無法依附專業體系下的人，一圓明星（創作）之夢，但是，當遍地都是明星（創作），總該有一個專業標準來評價，而非只依賴自我感覺良好來界定。創作者意圖使用最簡便普及的工具，然後把作品放在藝廊中展出，顯然創作媒材本身已不被他視為重點，而是希望充分運用手機的便利與機動，靈活掌握他對身處環境的觀察所得，除了影像形式本身，內容所傳達的意涵才應該是重點。

國彥是職業軍人，與他相識是因為他曾在中國時報攝影中心實習，來自軍事院校的學生很少在商業媒體實習，可見他是有一定程度的熱情，希望一窺攝影領域的奧秘。而照相手機在軍中是管制品，我不知熱愛攝影的國彥是否因此有補償心理，

渴望透過手機來觀察體制外的社會，但一個職業性格上必須受到高度集體層科節制的人，怎麼看待這個多元善變的社會？倒是令我好奇。

一張張似乎頗為隨性捻來的作品，很難看出完整創作的理念和意圖，倒像是各自獨立的抒情小品；《時機歹歹但至少咱還活著》的小蔓藤植物，是否傳達他參加八八水災救災後的心理投射？《每當看見檳榔西施》的「顧眼睛」與《今天買的樂透會不會中？》盆栽，有點新世代看事物無厘頭的味道；《這張作品怎麼這麼好看》頗有自戀的況味；表現玻璃外雨滴的《遊子擅於品味家的甜》是他軍旅生活的心情寫照？
這當然只是我的解讀，對一個勇於嘗試創作的人，他可能有更多的話要說，透過展覽，創作者與觀賞者有了對話的觸媒，不論對話能否有交集，或可以讓觀者感受到樂趣，這都可以成為創作者下一次再出發的動力。

一場戰役的輸贏不代表戰爭最後的成敗，創作之路，期待看到國彥下一場更深入的打擊。

